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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常权

1月4日下午，一场名为“玫瑰与火
焰：诗画行为对话”的行为艺术在乐清
举行，活动的主角，画家李方兴把他十
五年来创作的300多幅画作付之一炬，
除了少数几幅答应赠送给搬新房朋友
以及收了客户钱的作品，其余的一概不
留。他说要对自己的过去做一次断然决
然的告别，以期得到浴火重生式的涅
槃。
对于方兴的举动，有人赞同，有人

则认为是作秀。王志成老师看到后，在
朋友圈里留言说：“不能看成行为艺术，
我看到的是画家的心怀和抱负。”但有
不同意见认为，改变自己未必要采取割
裂的形式，好比隐士非得跑深山一般，
看起来很有勇气，实则不然。
反观李方兴，日子还是照样过，酒

照喝，烟照抽，但他的改变他自己懂得。
活动的策展人寒山说：“焚画是个宏大
的作品，是动态的不确定性的，在现场
的所有人瞬间都参与了这个行为艺术
的创作，作品、观众、空间、材料，也都发
生了跨界变化。这种震撼是属于在现场
的。”

起意：咏叹与废画

认识策展人寒山之前，李方兴很容
易贴标签，酒徒、画家，而且酒徒一定要
排在前面。像很多艺术家一样，酒精是
李方兴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起码近二
十年来是这样的，每天晚上李方兴总是
酩酊的。也像很多艺术家一样，酒精几
乎毁了他的生活，事业、婚姻搞得一塌
糊涂，经济状况也不乐观。
当然，李方兴每天画画，不敢说有

多少作品是在非常清醒的状态下完成
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有很多作品他
是带着酒意完成的。直到他遇到了寒
山，另一位讴歌酒神精神的参展人、广
告商。他俩在寒山开在东浦66文创园
的“一撮毛”酒吧相遇了。
每天必到，每到必醉的李方兴很快

引起寒山的注意，两人很快从一见如故
到惺惺相惜。谈人生的时候，方兴说自
己人生几十年来，说的都是废话，画的
也几乎是废画。酒后的感慨触动了寒山
的情绪，他提出要给方兴办个画展，主
题就叫“废画三千张”，取意于李白的诗
句“白发三千行，缘愁似个长”。
从此，方兴陆陆续续往寒山的

“棉书堂”的展厅里搬画，边搬边布
展，墙上挂不下了，画就堆在地上，
慢慢地越摞越高，高到比人还要高的
时候，方兴说：“都烧了吧！”寒山劝
了几回，没劝住，方兴焚画的意思反
而愈发坚决。方兴觉得自己的一成不
变生活方式，已经是积习难返，如果
不是用一场壮士断腕般的行为去做，
根本达不到效果。况且话都说出去
了，自己也要有一个男人的担当。
在寒山看来，方兴的心志已决，不

管是朋友的角度，还是专业的角度，他
都要帮方兴做成这件事。他开始做方兴
的工作，既然要焚画，就不要两三个人
悄悄地搞，不如搞个现场活动，让焚画
的行为有种仪式感。后来方兴同意了。

很巧合，他们的行为艺术得到了乐
清市文联的支持。他们也得到了乐清本
土诗人的支持，马叙、陈鱼观、何乜、张
艺宝、郑仁光、郑亚洪都创作了自己的
作品，郑亚洪还以“玫瑰”为主题，邀请
国内诗人昨非、剑男、舒丹丹、手格等人
创作作品和译作，筹备十八位中外诗人
的同题诗会，以玫瑰的名义对话一位断
然焚画意欲割裂过去的艺术家。

花祭：朗诵与玫瑰

这个浴火重生的行为艺术，居然不
动声色地操作了大半年，一个一个细节
慢慢落实，套用出版人老六的话就是
“让成本不计下限，让时间不计上限”地
做这个活动。寒山说，算算时间也确实
不容易，从2015年冬天的临时起意，到
2016年的酝酿。再到2017年的展出，
直到2018年初的实行，四个年头，大学
本科也读完了。
2018年1月4日下午，天色阴晦，

寒风袭人。棉书堂的展厅里，却是里三
层外三层地站满了人。来人都分到了一
枝玫瑰，一本彩印的诗集。用行话说，他
们这时和李方兴一起开始了这次“玫瑰
&火焰”焚画行为艺术的“流程”。
朗诵是序曲，手拿着玫瑰朗诵是序

曲的附点节奏。郑亚洪在诗集的扉页上
写道：“最后的一朵，愿你在这首诗里闪
亮：玫瑰，多少人欣赏你，赞美你，歌咏
你，因为你美。可你又带刺，拒绝采摘你
的手指”。有人说你是迷宫，进入者永难
找到出口与方向。这个冬天，寒冷的季
节，因为你，渐冷的心变得温暖。玫瑰，
愿你在这首诗里闪亮。”
没有繁文缛节，朗诵声突然在一个

角落响起，马叙在《玫瑰诗篇》里念到
“写完许多根刺以后/我仍然不敢写下/
第一片花瓣——那娇艳的颤抖的美”；
陈鱼观在《玫瑰》里读到：“把香水退还
为一朵玫瑰/现在的你已无路可退/那
么就用悬崖回答退还的一切/然后在玫
瑰里提取香水”；何乜在《玫瑰》里说出：
“都是想告诉你：在花店里铺满的，是死
去的玫瑰/在长裙上显摆的，是虚假的
玫瑰/在内心晃悠的，是灵魂的玫瑰/而
在真实的世界里，所有的玫瑰都残破碎
裂⋯⋯”
受到诗人的感染，现场的宾客也纷

纷加入朗诵的队伍。他们浅吟低唱着一
首首有关玫瑰的名篇。最后，他们大声
地朗诵着博尔赫斯的《玫瑰与弥尔顿》：
“散落在时间尽头的/一代代玫瑰，我但
愿里面有一朵/能够免遭我们的遗忘，
一朵没有标记和符号的玫瑰/在曾经有
过的事物之间，命运/赋予我特权，让我
第一次/道出这沉默的花朵，最后的玫
瑰”。
在朗诵渐近尾声的时候，李方兴开

始搬弄挂在墙上的大幅油画，扛在肩上
往楼下的空场上走。他留着一个改良的
莫西干发式，把脑后本该垂下的长发梳
成了一个发髻，这样看起来更像一名战
士，看到他肩扛画架往外走的背影，很
有一种悲壮的感觉。这时，齐秦的一首
老歌《花祭》响起：“太多太多的话我还
没有说，太多太多牵挂值得你留下，花
开的时候你却离开我，离开我，离开我

⋯⋯”

焚画：涅槃与话题

三百多幅画作，堆在棉书堂外边的
空旷的场地上，被铁桶包围起来，远远
看去，更像是一个画冢。现场的参与者
手持玫瑰，依次把手中的玫瑰摆到了画
幅之上，完成这次流程的第二个环节
——献祭。
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了李方兴，

让他独自来完成第三个环节——焚画。
只见他点火，把火把伸向画作，火轰然
而起，油彩、画布、画框，都是易燃之物，
火一下子大起来。火起来了，空气也静
止了一样，现场所有人，包括戒备的消
防员，全都像受到了某种感染，神情变
得肃穆。
火烧了足足有五十分钟，李方兴在

火堆前看了五十分钟，看他的画就这样
化为灰烬。现场的人看到，方兴脸上波
澜不惊，但有眼泪一颗颗地流下来。当
天晚上，他又是一场烂醉。
事隔一周，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问

方兴，当时都想了些什么？方兴沉默了
半天，说很难表达。可以清晰表达的是，
当天他看到了画友黄河、傅海馨、李瑶
瑶都来到了现场，而这些画作，部分就
是和他们一起出去写生画的，想起了大
家一起度过的岁月，由此想起了这堆画
是自己十五年来生活的见证，今天一把

火烧了。尽管平常想了很多遍，但看到
自己十五年的记忆从此灰飞烟灭，眼泪
还是抑制不住。
李方兴焚画后的第四天，记者遇到

方兴的姐姐李芳玉，问她：“你弟弟的现
场去了吗？”芳玉说：“不敢去，我心疼那
些画。”说的正是，300多幅画，不凡呕
心沥血之作，就这么一把火烧了，大部
分人是心疼的。作家、诗人、画家马叙先
生当天也参与了李方兴焚画的全过程，
对此，他在微信朋友圈里写道：
“关于方兴焚画，倒是一个有意思
的文艺事件，他的画展在棉书堂持续了
半年时间，可能是乐清美术展览中时间
最长的一次画展了，而且最后又把这些
画付之一炬，不敢说是绝无仅有的，至
少在我所知中是一个艺术孤例。他的有
些画，比如那幅树林中一男孩，在临焚
毁之时，突然觉得是那么好，越是即将
投入烈火中时越是觉得好，焚画时旁观
者可能比方兴自己还心疼，画虽然焚烧
掉了，这幅画的实物再也不可能存在于
这个世界上了，但是，对于这幅画的印
象却突然间深刻无比！焚烧之后印象比
原来画展上看画时的印象不知道要深
刻多少倍。不说其它的画，就凭这一幅
画，在冲天烈焰中顷刻化为灰烬的瞬
间，就因此获得了再生！同时，因焚画而
升腾的炽热烈焰，本身也是艺术。玫瑰，
诗歌，绘画；艺术，激情，决绝，毁灭，再
生，总之是一个有意义的话题。”

本报讯（乐清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黄如曦）
近日，乐清画家尚文光作品《雁荡山居》《一束梅
花》参加了中国国家画院国展美术中心举办的“心
纳万境——首届国展美术名家邀请展”。
尚文光师从姜宝林、林曦明等先生，擅长中国

画（山水花鸟），作品多次入选参展于国内外美展
并获奖，为江苏省国画院特聘画家、浙江杭州江南
书画院特聘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金元宝

嵌名联，顾名思义，是将对方的名字，或厂
名，或事物的名称，嵌入联中，不留痕迹，融为一
体，浑然天成，方称佳构。可是嵌名联也有多种规
格，如鹤顶格、鸢肩格、蜂腰格、雁足格及工对与
宽对等等。
五十七年前，我为祖上的碾米厂（创办于民
国时期）“丰登厂”撰大门之联：“丰年获得黄金
谷，登厂碾成白玉粮。”丰登寓意五谷丰登，物阜
民丰。这是我学诗习联的处女作，当时18虚岁。
后来，县西老诗人徐寒柏先生读联后赞誉说，“黄
金谷”，“白玉粮”原出典故之中，嵌入联中，现实
又自然，质朴无华。自我则信手拈来，浑然不解
“其妙”。
二十多年前，杭州收藏家戴福金举办藏品展，

函来索联，我以“雁足格”撰联为贺：“家藏文物
千般福，心有灵犀万倍金。”此期间，某大城市一
名赵姓名云萍（应该是女性）的人，托人要我撰
联相赠，翌日即成一联：“云山风月千重翠，萍水
诗文一段情。”此联也曾被几种诗词刊物发表。一
日，一名文友当面对我说，上联的“云山风月千重
翠”似觉有“轻浮”之意，幸好下联续成“萍水诗
文一段情，”不然有失稳重矣。我即刻作答，这位
赵姓者，与我素不相识，况且又远隔千里之遥，以
“云山”对“萍水”，“风月”对“诗文”，有何不
妥，也许是阁下想入非非也乎？来者哑然。
1995年，中国新兴版画运动的先驱，中国著

名版画大师，乐清县唯一与鲁迅有交往的郑野夫先
生，其遗孀从北京携野夫版画作品数十幅在乐清文
化馆展出，我送上“野人自有如椽笔，夫子能无爱
国心”的嵌名联，野夫先生夫人很高兴地接受我的
“贺礼”，并与我合影留念，倪朔野君在现场拍摄了
这一珍贵的瞬间。以擅长写小说的市作协主席刘瑞
坤兄，客串画坛，举办个人画展，作为老友，我以
七言瓦当宣纸撰书成一联为贺：“瑞气光扬凝笔
砚，坤乾颠倒画山河。”悬挂在展厅之侧，引来了
参观者驻足。十多年前，上海翰林博物馆百匾征
联，其中有“乐善有好”，我以“乐享遐龄鸠作
杖，善行义举鹤添筹。”“文魁”，我撰成“文苑星
门称学士，魁元第宅颂明公。”“德寿同徵”，以鸢
肩格嵌名为“瑶池德齿琼酥酒，芝草寿眉鹿鹤
春。”“闺阃模范”，我写成“闺情自是冰贞洁，阃
范岂无玉石坚。”
2013年，七里港盆景艺术家胡春方邀我等一

行参观其盆景艺术园，我赠他一联：“春色满林
峦，虬枝茂木来诗酒；方圆仅咫尺，怪石奇花入画
图。”同年，上海书法篆刻家觉翁先生来温之便，
取道舍下，我以主人的身份，赠联与他：“觉当悟
处知非觉，翁乃书坛不老翁。”将觉翁“嵌首押
尾”，又费了好几个小时。金华市郦国明兄，与我
有二十多年的深交，我又撰联赠他：“国家疆土须
坚守，明士心胸自达观。”为了弘扬宗教文化，我
为青莲禅寺撰山门联：“青灯照众生，十二因缘灵
机入定，山门即净土；莲海导迷津，三千世界妙谛
悟空，香国待慈航。”曾荣获浙江省首届绿色公益
使者的何存济先生，今年已高龄九十，我曾赠联与
他：“存仁岂欲倾环保，济世不妨解读书。”2017
年9月，乐清日报社举行通联工作会议，我被评为
优秀通讯员，与会期间，邂逅温文尔雅的女记者叶
萌，不日，我赠她一联：“叶底晨花开富贵，萌尖
朝露结珍珠。”她的网名为“一介草民”，我复赠一
联：“草色葱茏春意满，民风淳朴国昌明。”

本报讯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董露露） 近
日，由浙江省教育厅、浙江省文化厅、浙江省财政
厅、团省委等单位主办的2017年浙江省中小学艺
术节比赛结果揭晓。温州市中等幼儿师范学校原创
舞蹈作品《对鸟》、育英学校小学分校舞蹈队选送
的原创舞蹈《花开的时候》、乐清实验小学的原创
舞蹈《乐清湾湾月弯弯》喜获浙江省一等奖。
《对鸟》意境优美，在高中组比赛中脱颖而
出，以全场第一名的高分喜获浙江省一等奖。这也
是该校自2013年以来第6次获得浙江省中小学艺
术节群体项目比赛一等奖。
《花开的时候》演绎了一幅动人的画面：春暖
花开，一群美丽的蝴蝶在广阔的田野上快乐地生
活，它们在金黄的油菜花丛中翩翩起舞，尽情嬉
戏，它们积极向上，对生活充满希望，向往着美好
未来。为了作品的完美，辅导老师反复推敲动作，
单是音乐，就修改了6个版本。孩子们演出时的翅
膀，都是学校领导、老师、学生携手连夜赶制。
充满童趣的《乐清湾湾月弯弯》将音乐、童话

故事融人舞蹈之中，启迪孩子们的想象力创造性。
孩子们天真烂漫的表演赢得阵阵掌声。

■吴济川

宋湖村很少有人知道宋家庄，更不
知道宋家庄的故事了。
几个月前，在宋湖路上遇到一位老

先生，他对我说，这里需要一尊雕像，应
该是宋晋之。回到书院后，推开手头的
事情，着手查阅有关城南街道的村庄历
史，宋湖是我第一个要查的村。在乐清
的古村落序列中宋湖是长者，在城南村
落中它最年长。宋嘉定间诏立松溪里的
时候，宋家庄就已有三百多年了。这必
定与一个姓宋的大家族有关，应该走远
一点去寻找。这不，有了，民国元年编修
的光绪《乐清县志》载：“宋家庄属永康
乡一都，以姓氏得名。”不仅村以姓名，
村前的河叫宋家河，又名綄纱溪；桥叫
宋家庄桥。道光《乐清县志》载：“綄纱
溪，一名宋家河，在一都县西四五里，源
出盖竹，南行委折而东出盖竹桥、宋家
庄桥入运河。”那为何又叫“宋湖”了呢？
《乐清地名志》关于宋湖的解释是：
宋家庄和湖上岙两村各取首字的合称。
可见以“宋湖”命名是近几十年的事，宋
家庄的背影还在晃动着，慢慢远去。
沧桑变迁，改天换地，最早的宋家

早已没了踪迹，早已成渺远的记忆了。
这种现象很普遍，许多以姓氏命名的村
庄，现在完全没有原住的姓氏，来来往
往不知住了多少拨姓氏，比如乐清西乡
的吕庄、赵家硐、翁垟、万家（原名樊
家）、赵岙等，宋家庄只是其中代表性
的一例。因此，所谓的故乡，只不过是我
们的先人长途漂泊的最后一站。
那就说说宋家和宋家庄吧。

五代时，盖竹山下还是一片水泽，
连着一处高地，高地竹树葱茂，一棵古
樟树成为高地的标志，叫做“樟坡”，后
面是盖竹山，前面是綄沙溪，顺溪行登
盖竹山，就能望见大海和海门诸山。宋
林一龙作《盖竹洞天记》说：“初从綄沙
溪入，登垄见大海海门诸山。”环境清
朗，视野开阔，通达远近，崇尚流变，有
这样的环境可算是地灵，必能产生机
敏、应时、锐进、变通的人物。约在五代
贞明年间，一个叫宋靖的处士从福建长
溪携家迁徙乐清，选了这片高地居住，
拱山面水，把整个家族和自己安置在这
山水之间。围水造地，垦植生产，几代人
经营下来，子孙繁衍，家产殷实，晦德不
耀。时人称此地为宋家庄。到第八代祖
宋允修，行义过人，习儒业，太学生。为
管理庞大的家族和田产，放弃仕途，居
家教育儿孙，办书院、请名师，“笃意教
子，口授《尚书》大义”，又择名师。其子
宋晋之（1126-1211）师从王十朋。楼钥
作《朝散郎致仕宋君墓志铭》说：“君幼
颖悟，日诵数百千言。弱冠从梅溪先生
王公十朋游，学徒数百人，君独首出。曾
以诗赠别，褒惜甚至。”王十朋诗赠曰：
楚台风骚客，遥遥有奇孙。去岁始

识面，未惶叩渊源。但见眉宇间，一点阳
春温。琴书忽来游，文字获细论。经术有
根蒂，词章富波澜。时时戏翰墨，动辄千
万言。子固予所畏，语蒙子推尊。予尝语
所学，文当气为先。治气古可到，何止科
第间。子贤且乐善，服膺每拳拳。临行出
新诗，殷勤记诸篇。好学见雅志，余言未
应然。惜哉有离别，后会何夤缘。男儿各
自勉，事业无穷年。

王十朋非常欣赏宋晋之的学问，说
他家学渊源很深，说：“经术有根蒂，词
章富波澜”，并提出“文当气为先”的观
点。宋晋之从王十朋游学两年时间，考
入太学，隆兴元年（1163）与木蕴之、楼
钥同榜进士。宋晋之初授迪功郎，官台
州司户参军。历知临海、光化、奉化县，
信州通判，以朝散郎致仕，官虽不大，政
声卓著，仕途顺利，他是一位清官廉吏，
楼钥在墓志铭里说他：“仕几四纪，无一
丘之益。客至必留尽欢。或假贷以续食，
人为不堪，晏如也。⋯⋯欣然为乡曲之
望。”当时任宰相的王淮、陈俊卿、检正
吴龟年、郑伯熊常与之交往，宋氏家族
到晋之时期达到鼎盛。宋晋之晚年隐居
家乡读书，自号“樟坡居士”，死后葬在
盖竹山。一生著作甚多，散失不少，《温
州经籍志》辑录宋晋之著作有：《乾坤二
卦》、《中庸》、《大学》、《禹贡》、《洪范讲
义》、《春秋十二公论》各一卷，《历代中
兴君臣论》二卷，《拟进万言书》一卷，
《樟坡集》三十卷。
宋晋之弟宋习之，小晋之40岁，

恭谨好学，有雁荡山龙鼻水泉诗一首
存世，曰：“老龙倦雷霆，奔山化为
石。唯有鼻不枯，尚留云雨迹。”
宋晋之家族子孙众多，皆习儒

业。其子宋统进士出身，迪功郎，宁
德主簿，调邵武军司法。次子缨，以
恩荫入仕。宋氏家族在盖竹山下的高
地上繁衍了几百年，家族人口众多，
家业殷实，家声显赫，此后，这块高
地从原始的人与自然聚落，开始它独
特的生命意义，宋家庄的历史从此开
始，袁鹰先生说：“一个地方有了地名

才算是真正的诞生。”地名是一个地方
的文化符号，亦是地方的生命密码。
文化是流动的，通过地名的形式固定
下来，成为一个联想键，只要敲响这
个联想键，就会跳出有关这个地方的
一连串历史文化信息，轻轻敲一下宋
家庄这个键，就会跳出与宋氏家族相
关的一系列的人与物，宋家庄、宋家
河、宋家庄桥；宋晋之、宋习之、宋
统等等。
然而，这样一个大家族却消失

了，谁也不知道消失于何时，消失于
何原因。据说现在的宋家庄没有宋
姓。即便现在宋家庄还有宋姓人口，
也不一定是原来的宋氏后裔，是后来
各姓杂居迁入的。在乐清的历史记忆
里，有几个非常重要的事件足以让家
族整体消失：宋末元初的鼎革之变；
明中叶的倭寇烧掠，嘉靖朝尤甚；清
初的迁界弃地。在诸如此类的大事件
面前，一个家族是何等的渺小，连蚂
蚁都不如，脆弱得像一片薄冰，稍碰
即碎。宋氏子孙们无论如何留恋故土
的感情也抵挡不住家族生存和繁衍的
责任和义务，没有理由不迁徙他乡。
我们似乎看到当年宋晋之的子孙们含
泪离开宋家庄的背影，不知他们的下
一站在何处？不久，宋家庄又来了一
批新的漂泊者，一批又一批，他们在
这里停留、居住、成了这里的主人。
地形变了，房屋新建了，桥梁重修
了，只要名字还在，故事还在，历史
就不会断，它的文化就还存在。地
名，还是一种牵动乡土情怀的密码，
一种潜在的凝聚力、亲和力。

焚画的李方兴
——行为艺术“玫瑰&火焰——诗画行为对话”侧记

我的嵌名联

乐清画家作品
参加美术名家邀请展

省中小学艺术节
乐清舞蹈作品获一等奖“宋家庄”与宋晋之家族「乡土」

焚画现场。寒山 摄


